
科举制度自创立之后,越来越走向制度化,考试

的各个环节、程序逐渐严密起来 , 由于竞争更加激

烈,人们的心态变得更为复杂,各种加诸科举考试之

中的神灵观获得了存在乃至大行其道的空间。

一、考中的外在因素

考试能否得中,除了考生的实际水平之外,还有

许多因素在发生作用。有时一些外部因素也是决定

性的。如贞元十二年( 796) ,李程应举 ,试《日五色

赋》。第一场试杂文后,主司已经判他落第。杨於陵

看了李程文章后,亲自面见主司,主司乃将李程擢为

状元。[1]举子因得名人知赏 ,落而复第 , 可谓侥幸得

很。唐文宗时,牛僧孺为相,赏识举子许道敏“文学

精臻”,亲自向主司推荐,得到主司应允。不料牛罢

相出任地方官,主司遂不敢录取许道敏。[2]这是由于

推荐人的境遇变了,不幸落第。同卷又载:大中八年

( 854) ,颜标应举。主司郑薰以为颜标是颜真卿的

后人。当时藩镇常有乱事 , 郑薰“志在激劝忠烈”,

于是以颜标为状元。后来才知道 , 颜标与颜真卿毫

无关系。( 同上) 这是由于主司的误会 , 侥幸得第。

大中九年( 855) , 罗洙与韩洙同应举。韩洙与主司

沈询为中表亲。沈询在录取时,将韩洙列为第七名。

谁知填写榜文时,竟误写为罗洙。一个小小的失误,

使本已录取的韩洙落第 , 同时却使本未录取的罗洙

登第。以上事例说明 ,士人在科场上的命运受到偶

然因素的捉弄。此类事虽然少见 , 但在表明士人不

能把握个人命运上,却具有典型的意义。韩愈《杂说

四》说: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,而

伯乐不常有。”科场上举子与主司的关系,也就是马

与伯乐的关系。由于主司未必有知人之明 , 由于科

场舞弊严重,故才士难得知赏。实际上,士不遇时及

不遇人,乃是古代大多数士人的共同命运,科举制下

也不例外。不少士人因而一面钻营,一面祈求侥幸。

唐代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科第的神异传说。

《登科记考》言之凿凿 : 贞元十年 , 豆卢署 , 本名辅

真,旅居衢州。刺史郑式瞻建议他将二名改为单名,

并书写“署、著、助”三字供他选择。当晚,他梦见有

老夫要他选“四”字头者为名,并预言他四举以后及

第, 20年后为衢州刺史。醒来,他改名“署”。后来遭

遇果然一一如梦中老夫所言。乃于所梦之地建“征

梦亭”。[3]贞元十八年,樊阳源,初名源阳,夜梦当改

阳源才能及第。他改名后,果如所愿。[4]以上二例,皆

因梦改名得第。实际的意义是说明及第与否 , 偶然

性很大。贞元二年,李俊应举。深夜五更时,他见冥吏

送进士名册 ,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 , 于是哀求冥吏 ,

将册上“李温”改为“李俊”。他遂于当年及第。[5]元

和五年 ,陈彦博应举。他梦见上奏天帝的进士名册

上有自己的名字。陈果然当年及第。[6]以上二例,说

明功名乃冥定。元和七年,李固言应举。他曾得柳神

许以及第 ,结果名列榜首。[7]长庆元年 , 本年钱徽知

举 ,皇甫弘自知无望 ,于是返回家乡。归途中 , 他在

梦中求得石婆神应允助其及第 , 乃又进京赶考。钱

徽本来决定不取他。临写榜时,一时不知取谁为好。

于是命人取一份文卷来看 ,打开来 , 竟是皇甫弘的。

钱感叹道:“此定于天也! ”[8]以上二例,皆是得神助

及第。后一例,竟是靠神力改变了考官的主意。

在以上种种传说中,当事人的命运,不管是冥中

注定,还是鬼神助成,都与学业无关。这是科举不公

的曲折反映,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否定。表面上看,冥

定或神助,是命运使然。但冥中如何注定,以及是否

能得神助 ,人们并不知道。这就诱发了企求侥幸的

心理。实际上,上述离奇故事,就是此种侥幸心理的

产物。

《儒林外史》第 42 回《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

苗疆报信息》[9] 详细描述了乡试的过程: 主考官在

“贡院前先放三个炮 , 把栅栏子开了 ;又放三个炮 ,

把大门开了;又放三个炮 ,把龙门开了 ;共放九个大

炮。⋯⋯放过了炮,至公堂上摆出香案来。应天府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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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人戴着璞头 ,穿着蟒袍 ,行过了礼。立起身来 , 把

两把遮阳遮着脸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

圣帝君进场来镇压 ,请周将军进场来巡场。放开遮

阳 ,大人又行过礼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

梓潼帝君进场主试。请魁星老爷来放光。⋯⋯请过了

文昌,大人朝上又打三恭,书办就跪请各举子的功德

父母。⋯⋯每号门前还有一面红旗 , 底下还有一面

黑旗。那红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恩鬼墩着 ;黑旗底

下是给下场人的怨鬼墩着。到这时候 , 大人上了公

座坐了。书办点道:‘恩鬼进,怨鬼进。’两边齐烧纸

钱,只见一阵阴风,飒飒的响,滚了进来,跟着烧的纸

钱滚到红旗、黑旗底下去了。”

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 , 说一严姓子弟是个饱学

秀才 ,在场里做完七篇文章 ,高声朗诵 , 忽然一阵微

微的风 , 把蜡烛头吹的乱摇 , 掀开帘子伸进一个头

来,严世兄定睛一看,就是他相与的一个婊子⋯⋯严

姓子弟一急 ,把号板一拍 ,那砚台就翻过来 , 连黑墨

都倒在卷子上,把卷子黑了一大块,婊子就不见了。

第四十四回 《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

问葬事》第 521 页 , 说到“施二先生说乃兄中了进

士,他不曾中,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,只发大房,

不发二房,因养了一个风水先生在家里,终日商议迁

坟。”

第 2 回 《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

第》第 23页梅玖说了梦对他的帮助:“正月初一日,

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 ,天上的日头 , 不差不错 ,

端端正正掉了下来 ,压在我头上 , 惊出一身的汗 , 醒

了摸一摸头,就象还有些热。彼时不知甚么原故,如

今想来,好不有准。”

同一回中,当周进提到读过王孝廉的朱卷时,王

孝廉道出了真实:“那时头场,初九日,天色将晚 ,第

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 , 自己心里疑惑 , 说 :‘我平日

笔下最快,今日如何迟了? ’正想不出来,不觉瞌睡

上来,付着号板打一个盹,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

来 ,中间一人 ,手里拿着一枝大笔 , 把俺头上点了一

点 ,就跳出去了。随即一个戴纱帽、红袍金带的人 ,

揭帘子进来,把俺拍了一下,说道:‘王公请起。’那

时弟吓了一跳,通身冷汗,醒转来,拿笔在手,不知不

觉写了出来。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。弟也曾把这话

回禀过大主考座师,座师就道弟该有鼎元之分。”

二、各种心理引导因素的影响

科举之中与不中,实在颇难蠡测,于是迷信风气

应运而生。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十三《科第》分《种

德》、《立品》、《孝感》、《求签》、《梦》、《鼎甲》、

《元》、《异事》、《武科》等九目 , 以类辑事 , 所言无

非迷信,其中尤著者,又可概括为命相、风水、感应和

因果报应等四类。

宣鼎《夜雨秋灯录》记科场事五则:其中一则谓

浙江嘉兴有吴生者,儒而兼贾,久已不预场屋。某年

乡试 ,梦其父祖催其入闱 ,谓彼如不去 , 场中将缺一

孝廉 , 并教其访同族吴兰陔 , 索其窗稿“乡人皆好

之”一节题文,兰陔为时文名手,而屡困场屋。迨入

场应试 ,题出 ,为“乡人皆好之”一节。吴生直录兰

陔旧作交进 , 而兰陔因得意之作为人录去 , 不胜悔

恨,“谅天意,终身不得售矣”。遂草草终篇而出。然

兰陔是科竞中,而吴生不中。兰陔见座主,以旧作呈

阅,谓闱中之作,聊以塞责,不堪为多士寓目,请以旧

作易之 , 座主许之 , 但说 ,“虽然 , 此文若在场中 , 未

必中式。盖阅卷时走马看花,气机流走者易于动目,

此文非反复数周,不知其佳处。试官有此闲情乎? 故

无益也! ”吴生则以为父祖诓骗子孙,怨恨之极 ,夜

复梦其父祖来,怒责之曰:“不肖子,何如? 此中自有

天命。汝若不抄截兰陔文 , 彼必自录 , 又不得中式

矣! ”生曰:“彼之中与不中,与我何干耶?”父曰:闱

中饭食 ,皆出帑项 ,非生时注籍 , 岂易得哉! 汝命中

尚有一次,不完,总不得安静也! 是则即士子的入闱

次数,以相信是命中前定事。由于迷信命运,于是问

神、占卜、祈梦、算命之风,流行于士者社会。《履园

丛话》《科第》类所记,即其明证。

苏州及第者多,这在全国均堪称有名。据《明清

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记载 , 明代自明太祖洪武四年

( 1371) 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( 1643) 前后 243 年

间,全国共录取状元 90名,苏州共出状元 8名,占全

国状元总数的 8.89%。清代自清世祖顺治三年

( 1646) 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( 1905) , 前后 260

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 114 名。如果按省划分 , 依次

为江苏 49名,浙江 20名,安徽 9名,山东 6名,广西

4 名 , 直隶、江西、湖北、福建、广东各 3 名 , 湖南、贵

州、满洲各 2 名 , 顺天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蒙古各 1

名,而吴地即今苏州所辖区域出状元 26名。相比之

下,其人数以明显的优势超过其他省份,占有清一代

全国状元总数的 22.81%, 占江苏全省状元总数的

53.06%。状元与科考人才辈出 ,必有其历史、地理、

经济、人文的种种因素。近代学者顾颉刚先生在《苏

州史志笔记》里将之归结于“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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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适应科举制度的才能,其技术在全国为最高。”然

而,在明清以前的南宋时,范成大在其所撰的《吴郡

志》 卷四十四中, 却将之归结为被应验了的二谶:

“吴郡,自隋唐设进士科以来,未尝有魁天下者。比

年 , 父老相传二谶 : 一曰 :‘穹窿石移 , 状元来归’。

一曰‘潮过夷亭出状元’。淳熙初,穹窿山中一夕闻

风雨声 ,诘朝 ,视山半有大石 ,自东徙西 , 屹立如植 ,

所过划犹偃。辛丑科,吴县人黄子由遂状元及第。夷

亭在昆山县西三十五里 , 昆山虽近江海 , 自古无潮

汐。绍兴中,始有潮至县郭。至是,潮急大至,遥过夷

亭,李彦平侍御亲见一道人,复诵此谶。谓宜有人应

之,乃以告知县,叶自强作问潮馆于水滨,甲辰科,昆

山人卫泾清叔亦为状元 ,黄、卫相继两举 , 天下传为

奇事。”

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谶谣。苏州摘撷科考之冠

乃是明清时的事。在南宋以前 , 远不是如明清时那

样独步天下的。二谶———“穹窿石移”和“潮过夷

亭”———分别作为“状元来归”和“出状元”的前

提 , 这种预设的事件 , 本都是在实践中不能实现的

事 ,然而都匪夷所思地实现了。于是在当时就有姓

黄的和姓卫的分别中了状元。或许 , 这两个人的高

中只是个小验,而作为已实现了的两个谶谣,在南宋

时修撰的地方志书里留下记载无疑更要接受后世的

大验,令人不解的是,这些都应验了。

后世苏州那里连科掇魁,以至父子高中、祖孙三

代高中甚至五子登科的盛事似乎又是为此做了注

脚。然而,将之归之那两个“穹窿石移”和“潮过夷

亭”的自然现象所致,也总觉勉强。然而,这记载又

毕竟是南宋时确凿地留下的,可以肯定地是,范成大

修撰《吴郡志》时,是不会知道明清时吴地在科考上

是会有那么股子疯狂劲的。《吴门表隐》中记载着

苏州的钱启在乾隆年间从县试、府试到学院和科试

再接着到乡试、会试、殿试,六中皆元。一路考过去,

都是考第一。一个叫吴廷桢的“少试有司,二十三次

皆第一”。在这种科考中元的狂潮面前,状元宰相 ,

吴门四家;五子登科,吴门两家;道光十二年,更是发

生一岁竟同郡三元的盛事:状元、会元、解元都为吴

人获得。[10]

在福建福州永福县有一座瑞云峰 , 当地流传这

样的谶语:“天宝石移,瑞云来期,龙爪花红,状元西

东。”宋乾道间 ,果然发生了“崖石横山西行 , 地

成溪。既而此石松上复生龙爪花”的自然变化,“是

年萧国梁魁天下 ,郑侨、黄定继之。萧居冲峰 , 郑居

龟岭,黄居龙屿。当时诗云:‘冲峰龟岭与龙屿,三处

山川壮矣哉 , 相去其间只百里 , 七年三度状元

来。’”这一传说丝毫不亚于苏州的那一则谶语。

福建同安有一个叫“铜鱼池”的地方,人们把它

与科举联系起来,编成这样一个传说:如果科举那年

铜鱼池水深,那么同安当年肯定会出进士,康熙《同

安县志》记载说:“邑中科第 , 全视铜鱼显晦以卜盛

衰。”因为有这样一个传说,所以同安城名铜鱼城 ,

门为铜鱼门,桥名铜鱼桥,馆为铜鱼馆。据说这个名

字来源于同安南门桥头的三块大石头 , 这三块大石

头,是古同安( 包括现厦门、金门等地) 文明的象征,

这三块石头形状很像鱼,颜色呈古铜色,当池中水深

时,“铜鱼”在池中若隐若现,仿佛互相追逐嬉戏,栩

栩如生。南宋绍光二十三年( 1153) 朱熹在同安任

主簿时为三块石头取名“铜鱼”。传说有时也可成

为激励士子应科举的力量。在福建德化 , 人们也传

说着当地美山上有一龟形石 , 只要这年龟形石“自

鸣”, 当地就一定有人登第 , 宋庆元时有黄奎 , 嘉泰

时有黄龟朋,雍正丁未又有邓启元中榜眼。[11]

有的人相信祈梦,譬如民间有这样的传说:有一

富翁一直为儿子屡试不第感到抬不起头 , 他先是给

儿子捐了一个监生 ,接着便找时机让儿子进考场交

个好运,谋得一个实在的功名。有一年考期已近,该

富翁想起让儿子去邻村庙里托梦,儿子贪玩,却给错

过了时间。回到家里,富翁问儿子托到什么好梦,儿

子随便说到“梦见蓝屋坪 , 有人铲草皮”, 迷信的富

翁寻思,这大概是说儿子此次应考仍然不会取中,蓝

字去掉草字头,显然还是一个监生而已,于是他觉得

何必费这份心呢?

《闽杂记》中还有多条类似的记载,譬如雍正癸

卯恩科乡试中,泰宁县的廖学信刚走出考场,就对别

人说:“今科我必中解元”,当时人有的还耻笑他,榜

发后确实如此。廖学信说他三场试所坐的号舍的墙

壁上,有两行字,分别是“今科解元坐此? ”“其信然

耶? ”其中刚好有个“信”字,或许正是这种附会,使

他在考场上得到了很好的发挥。又譬如莆田考生郭

兰石安家嘉庆丁卯科乡试 , 他回忆起先时曾祈梦于

九仙祠,梦仙书:“提灯聊玩”四字,当时他没有明白

什么意思,揭榜前夜就把这四字写在灯笼上,偶然的

是每个字都被烧掉了一半 , 留下了“是丁解元”四

字,榜发又确实如此。无论如何,能够编出如此奇巧

的说法 ,着实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对功名得中的无限

企求。

口米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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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人的命运,因科场成败而有鱼龙之别,故士人

莫不巴望春闱得意。然及第与否,常系于偶然。

三、鬼神对考试的影响

犹如举子们以请托、钻营、行卷求助于考官或显

贵一样,这类故事所反映的 ,是举子们求助于鬼神。

上苍茫茫,鬼神杳杳,要求助不是很难吗? 这较之于

求助权贵不是很靠不住吗?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。

另一面则是:权贵不是容易求的;至于上苍和鬼神则

随时随地可求。所以 ,侥幸和迷信之风不过是奔竟

之风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罢了。

迷信和侥幸心理为方术之士提供了生存土壤。

元和七年,李固言应举。他曾遇见一位胡卢先生,预

言他将及第并显达。后遇一僧,也作了同样预言。李

果然进士及第,后来仕至宰相。[12]长庆元年,李躔应

举。有术士为他卜运,预言他将及第,并在显达以后

改名。李果然及第 ,并仕至宰相 , 武宗即位后 , 因武

宗名躔,为避讳,改名回。[13]以上二例,都说明方术灵

验。这自然要吸引举子们争相预卜前程。宋代此风愈

烈。程颐说:“古者卜筮,将以决疑也。今之卜筮则不

然 , 计其命之穷通 , 校其身之达否矣。”[14]《东轩笔

录》卷十一云:宋时,“士大夫无不作卦影”。这样一

来,就出现了“卖卦者唯利举场时”的社会现象。[15]

至于求神拜佛就更热闹了。《夷坚支志》丁卷八《陈

尧咨梦》谓 :“每当科举岁 , 士人祈祷 , 赴之如织”。

自宋至清 , 为功名事算命及拜佛之风 , 一直盛行不

衰。

此外,人们还迷信风水。明清时期,为选择葬地,

数年甚至数十年不葬亲者颇多。史载 :邵宝任江西

提学副使时,因当地颇多数十年不葬父母者,特规定

士人不葬亲的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[16]清康熙时,刑部

尚书徐乾学指出:虽有法律禁止久丧不葬,可是“世

人往往犯之”。[17]乾隆时,江西按察使欧阳永琦奏请

定出葬期,如超过守灵期 27个月不葬不得参加科举

考试, 可是这些措施, 并不能发生效力。《儒林外

史》第 44回叙述当时风气:“人家因寻地艰难,每每

耽误着先人不能就葬。”譬如施御史兄弟,老大中进

士 , 做御史 , 老二没有中 , 就说是“太夫人的地葬的

不好,只发大房,不发小房。因养了一个风水先生在

家里,终日商议迁坟”。第 45 回描写余殷自吹他选

的葬地:“我这地要出个状元。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

也算不得! ” 余敷帮腔:“就要发! 并不等三年五

年! ”清康熙五十四年( 1715) ,大学士李光地请假

回原籍葬母及妻。因为选择吉地及吉日 , 前后历时

三年 , 才办完葬事。清同治元年( 1862) , 浙江按察

使段光清请假回乡葬亲,也是由于选择葬地及葬日,

历两年才完事。诚如《儒林外史》第 44回中正直士

人迟衡山所感叹的:“士君子惑于龙穴, 沙水之说 ,

自心里要发达,不知已堕于大逆不道! ”这是说为了

功名富贵,士人竟连孝道都不顾了。

明代上海浦东陆深的乡试高中中有牡丹神话 :

传说青年陆深书房门外有一株牡丹 , 每年开花仅数

朵而已 ,但到了弘治十四年( 1501) 辛酉的春天 , 这

株牡丹竟然开花有百把朵之多 , 并且每朵花都异常

的鲜艳 ,该年秋天 ,陆深至南京参加乡试 , 终于高中

为解元。

潘恩家族有“种德食报”之说 :潘恩之父潘奎 ,

当他任松江府郡椽时 ,正遇着一位严厉御下的松江

郡守,其时潘奎住处附近有一个残暴不仁的土豪,往

往鞭挞奴仆体无完肤 , 甚至丧命 , 并经常地冤杀奴

仆。潘奎冒着被太守责打的危险,大胆地向太守陈述

了那个土豪的种种不法劣迹和奴仆们的枉屈 , 太守

听取潘奎陈述后进行了调查,果然情况属实,乃捕土

豪下狱治罪 ,尽释了以前被那土豪枉送进狱的无辜

奴仆。“有德者必有后”,一年之后潘奎果然有了做

到左都御史的侄儿潘恩。

因为迷信命运,于是问神、占卜、祈梦、算命之风

流行于当时的士林社会。从唐代开始,科举制兴起,

看相行业得到巨大发展。《太平广记》记曰:“唐东

市铁行,有范生,卜举人连中成败,每卦一缣,秀才郑

群玉短于呈试,家寄海滨,颇有生涯,献赋之来,下视

同辈 ,意在必取 ,仆马鲜华。遂赍缗三千 , 并江南所

出 , 诣范生。范喜于异礼 , 卦成 , 乃曰 :‘秀才万全

矣。’群玉之气益高。比入试,又多赍珍品 ,烹之坐

享。以至继烛,见诸会赋,多有写净者,乃步于庭曰:

‘吾今下笔,一字不得生,铁行范生,须一打二十! ’

突明 ,竟掣白而去。”[18]长安的东市是有名的市场 ,

范生在市场的铁行设座卖卜 ,每次一缣 , 价格不菲 ,

可见其市场不小。连柳宗元应试前亦曾在长安问过

卜。柳宗元是贞元五年( 789) 到长安 , 贞元九年

( 793) 春进士登第 , 考了四回 ,“依违迁就 , 四进而

获。”当一位姓蔡的秀才下第回家,柳宗元都用“定

数”来安慰,可见科举考试存在着诸多偶然因素 ,占

卜由此也就有了市场。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:“元

和中,( 孟) 简将试,谓日者卜之,曰:‘近东门坐 ,即

得之矣。’既入,即坐西廊,迫晚,忽得疾,邻座请与

王日根:从笔记小说看科举考试中的神异观

89· ·



终篇,见其姓,即东门也。乃擢上第。”[19]“张曙、崔昭

纬中和初同举 ,相与诣日者问命。曙时自负才命藉

甚,以为将来状元,崔亦分居其下,日者殊不顾曙,第

目崔曰:‘将来万全高第。’曙有愠色,日者曰:‘郎

君亦及第,然须待崔拜相,当此时过堂。’继而曙果

不终场,昭纬首冠⋯⋯后七年,昭纬为相,曙方登第,

果于昭纬下过堂。”[20]又譬如“李相国揆,以进士调

集在京师,闻宣平坊王生善《易》筮,往问之,揆时持

一缣晨往,生为之开卦曰:‘君非文字之选乎? 当得

河南道一尉。’揆负才华,不宜为此,色悒忿而去,王

生曰:‘君无怏怏,自此数月,当为左拾遗,前事固不

可涯也。’揆怒未解。生曰:‘若果然,幸一枉驾。’

揆以书判不中第 , 补汴州陈留尉 , 始以王生之言为

征,后诣之。”[21]

北宋沈括说开封“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 , 时举

人占得失,取之各有术。有求目下之利者,凡有人问,

皆曰必得。士人乐得所欲,竞往问之。有邀以后之利

者 ,凡有人问 ,悉曰不得。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 , 皆

以谓术精而言直 ,后举倍获 ,有因此著名 , 终身飨利

者。”[22]开封卖卜者主要是做举场的生意,卜者揣摩

举子的心理,拣其乐意听者而答之。

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一三《科第》说 :清初华亭

王广心家族的子孙昌盛,科甲蝉联,与其精通“青鸟

术”,善于选择风水宝地做祖坟有关。[23]由于迷信风

水 ,故当时有迟葬、迁葬等陋习。诸联《明斋小识》

卷四《迁茔》条曰“娄县盛邦直 , 精堪舆土遁术 , 谓

其上世封茔不吉 ,改窆于吾邑刘夏镇。葬后墓中有

声如蝉。久而年歇,至甲午,子麟中式,戊申,侄莲又

中式。”

人们还编出各种口诀来提高应试的信心。如

“甲巳乙午报君知,丙戌申官丁己鸡,庚猪辛鼠壬逢

虎,癸人见兔入云梯。”如去年甲戌生人,其八字中

有巳( 蛇) ,今年乙亥年生人 , 其八字中有午( 马) 。

即是文昌星座 ,主聪明才智过人 , 昔年重视科举 , 凡

命中有文昌星即必增加信心 , 前去赶考。如果某人

今年阴历五月生子 ,自一定有文昌星座。如果其生

日也有午字 ,这是双重文昌星 , 一定高中魁元 , 大捷

天下,有状元之命。[24]

为了求得好的兆头 , 学童入学往往举行破学仪

式。新入学的学童,准备熟鸡蛋二枚,另备四支细竹

管,其中一管用一条灯心穿透,另外还须几支青葱和

几条芹菜。举行破学仪式时,新生面向壁上的“五文

昌夫子神位”双足成八字形站立 , 此时村学究把两

粒熟鸡蛋由学童背后胯下掷过去 , 同时口中念道 :

“混沌乾坤两把开,聪明领悟一齐来。”然后学童向

神位行三跪五叩头的大礼。再烧金纸放鞭炮 , 所以

初入学的学童应备果合、蓼花、糖饼等礼品以及香金

烛炮 ,以作对“五文昌夫子神位”之敬礼 , 因新生有

“破学”这个仪式 , 故须加备熟蛋二枚 , 旧生则免。

而所带来的竹管、葱、芹等物,供奉香案桌上,因葱谐

音“聪”,芹谐音“勤”,以励学子聪明勤奋 , 而灯心

穿透竹管 ,则寓“一以贯之”,亦含“通透”之意 , 均

为美好愿望之象征。

科举行业中还拥有了自己专门的行业神———文

昌帝君。许多士子平时或应试前往往都要祭拜文昌

帝,也有的拜文庙,祭孔子。表现出极度的虔诚。如

今,有的应高考的考生也祭拜各类的神灵,都是为了

谋求心理上自信的树立。有些庙宇祭祀“五文昌”,

包括魁星爷、朱衣神君、纯阳子吕洞宾、文昌帝和文

衡圣帝关公。它们共司礼文制度 , 成为保佑考试及

格而有求必应的神。据说,“魁星”就是“魁斗星”,

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星,即廿八宿中的奎星,也被

称作魁星或魁首。读书人相信魁星爷和榜上题名有

关,故常于七夕日祭祀它,平时也常向它祈福。虽然

有些传说把魁星描绘成一个麻子,且外貌特别丑恶,

但读书人却奉之为神,敬之不疑。清朝时,福建的读

书人在七夕之日买来青蛙放生,以祭拜魁星,据说是

因为古代“奎”与“蛙”相通 , 民间就以置蛙放生来

祝贺其生日,并且戒食青蛙以示尊敬。

台湾祭拜魁星也以犬或羊来祭拜,称为魁星会,

这是因为取其角之谐音 , 以为高中的吉祥前兆。据

说 ,魁星高中与科举放榜的方式有一定联系。科举

考试成绩揭晓和填榜时,其方式乃是拆一名、唱一名

和填一名,从第六名倒回揭晓,一直填到最后一名的

“孙山”。然后再从头开始宣布前五名的高中者,这

前五名就叫作“五魁”,第一名的状元就叫“魁首”。

清陈尉在《台湾竹枝词》中有“家家杀狗祭魁星”的

句子。

在浙江海宁,上梁时有吟诗的习俗,有的诗也有

祈求科举及第的内容。如“脚踏云梯步步高,新造高

厅接云霄,上梯一步高一步,下梯步步后来高。小姐

要上绣花楼,官人要上读书厅。读得书来识得字,三

鼎格里中头名。”科举及第已经嵌入人们日常生活

的方方面面。

万历壬子年,山东举行乡试 , 济南盛传童谣道 :

“三人两子,太阳离岛”,指徐海曙,子日升。清人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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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获《坚瓠集》武进人翟海槎 , 字永龄 , 欲赴南京赶

考,由于缺乏盘缠,便买枣数十斗,每次经过街市,便

呼群童至 ,分给每个人一捧枣子 , 让他们沿街喊道 :

“不要轻 ,不要轻 ,今年解元翟永龄。”结果童谣满

街 ,闻者信以为真 ,急往翟氏所居客房拜访 , 并纷纷

买其枣 , 翟氏以此大获其利 , 同时也为自己作了宣

传,可见士子举人利用谣谶自我标榜,是古代社会的

一种风气。

清代考场命运决定论盛行。通常情况下 , 参加

县级童试的人数逾千人 , 参加省里乡试的人数几千

乃至上万人。文风昌盛的江南自不必说 , 即湖北黄

冈县也是“童子试且数千”[25]。判卷官员人数少 ,卷

子多,即使排除官场腐败因素,也难以做到真正公平

客观,这成为“功名命定”说盛行的基础。曾有一位

江苏学政以阅卷“快短明”著称。清人薛福成这样

描述道:“今之督学使者 ,按临各郡考试生童 , 每次

须分十余场 ,往往因公事繁冗 , 期限迫促 , 不能从容

评阅,悉心搜校。⋯⋯江苏为人文渊薮,闻昔学院有

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,大抵交卷愈快愈妙,篇幅愈短

愈妙,而意义则取其明白轩爽。题纸一下,不可构思,

振笔疾书 , 奔往交卷 , 取额一满 , 则不待终场而出

案。”据说有一次,考试文题为“山梁雌雉”。有一个

考生卷中仅十六字 , 曰“春秋绝笔 , 西狩获麟 , 乡党

终篇,山梁雌雉。”这份考卷,竟被取为第一名。更有

戏剧性的是福建闽县人陈若霖 , 他早年一再为童试

所困,直到 28岁还未考中生员,乃决意辍举业为商,

结伴同往苏州贩布。陈若霖已经登上驶往苏州的商

船,然而船为风所阻,连续多日未能起航。当他在船

上等待风向转变时,“忽见岸上急足到,为公进家信

云:昨学辕牌示,即于日内赶办科考,嘱公速回应试。

公笑曰:此所谓蛇足也。漠不为意。其同伴皆促之

回 ,亦不动 ,乃数人掖公上岸 , 将行李抛至路旁。时

风已转 ,径扬帆去。公不得已 , 怏怏入城 , 旬日间遂

入学。是为乾隆丙午科,九月举于乡,次年三月成进

士 ,入翰林”[26]。福建侯官郭氏家族笃信“宅运”之

说。郭氏族人到北京应试 , 有一次住在“南半截胡

同”旧宅。鹿泉公( 郭溶) 居之,同乡许柳丞水部亦

居之,皆屡踬场屋。潘耀如丈不与文衡,亦归咎于宅

运。光绪丙戌 ,诸叔计偕入都 , 文安公( 郭曾炘) 拟

于院近赁禅寺为安砚地。诸叔不信其说 , 仍下榻寓

斋 ,是科俱落第。次科己丑 ,已移居宣武门大街 , 而

南云叔( 郭曾程 ) 吹闱获隽。又次科壬辰 , 少莱叔

( 郭曾准) 亦成进士入翰林。虽适然相值,而宅运之

说,固未可尽废 。[27]

是什么因素决定是否能取中,历代科场中人、科

场外人在长期的历练和观察中似已形成了一些比较

固定的看法 , 形成俗谚并流传下来 , 确可资我们分

析。譬如“窗下莫言命,场中莫论文”。[28]这是告诫应

试者应正确对待平时的学习和考试。在平时学习时

应立足于认真读书 ,认真准备 , 进入考场后 , 就不必

恃才自傲 ,而应该放松心情 ,依平常的积累发挥 , 至

于能否取中,可能就牵涉到考官的判卷观点差异,佳

卷也不一定都能被录取 , 所以要有正确的态度。确

实考场的一举也不完全反映平时学习的成果 , 有时

偶然因素也至关重要。又有谚语说:“场中莫论文 ,

一命二运三风水,四积阴功五读书。”[29]唐彪说:“夫

功名之得失,命实主之,不系文章也。”[30]唐时也说:

“霍渭崖为主考,人问场中好尚如何,曰:尚命。命好

而文好 ,应有收好文章者 ,命好而文歪 , 应有收歪文

章者,命歪者,则反是,人皆服其真确,余谓此犹未尽

中利病 ,即使十六七双眼睛 ,皆取好文章 , 其取舍亦

尚不一 ,即渭崖取其所取之文 , 而重阅之 , 其取舍亦

当不同,又孰从而揣之乎,功名之道,天人与我,三者

鼎足用事,又何从而断之乎。”[31]

许仲元说,科场遇合,变幻百端,偶然性很大,如

有鬼神。唐宋以来,记载很多,鬼神弄人,若可解,若

不可解 ,他自己九试棘闱 ,终于白蜡 , 而其弟丁末游

庠,乙酉即领乡荐,其卷二三篇有漏下语,诗复失粘,

“予谒副座师贺虚斋先生及本房谭武述大经, 均言

闱中但觉其文从字顺而已。稷堂夫子言甲午分房 ,

八日抄荐卷已足 ,一夕欹枕间 , 辗转如芒刺在背 , 乃

起独酌。忽得刘泰卷 ,颇赏其老洁 , 然因太质 , 仍置

之 ,乍解衣 ,闻箱中低声谡谡 ,仆从皆闻 , 谓开箱时 ,

有鼠窜入也,乃取刘卷再阅,字字惬心,明晨遂荐之。

榜发后,复阅之,平平耳。”[32]

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记载 :“壬辰 , 予与胡道

南、沈禹玉会试 , 予语道南云 , 参乎全章题 , 曾揣摩

否,时已二月初六矣,道南晚作此题,止三百余字,同

人取阅 , 而禹玉独注目多时 , 予谑之曰 :‘君欲抄其

文耶?何阅之久也。’予与道南、禹玉卷,俱在王公舜

年房,道南中式,禹玉已得复失,阅其落卷,即次题参

乎全章抄道南作 ,因雷同而黜 , 道南初谒房师 , 即云

两卷俱好,惜二题重复,郑房李公云:‘何不两弃? ’

王公云:‘必中其一,心乃安。’李为拈阄,乃得胡而

弃沈。”录取结果靠拈阄,却也侥幸判中,即始作者

取,抄袭者黜。[3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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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有种种偶然,考生在考前就不能不苦读,考

后就不能不听命 , 即所谓“谋事在人 , 成事在天”。

科场险恶 ,确实玄机随处可见 , 有的人注意积德 , 注

意阴功。查晚清《科名显报》一书,其记因善报得中

的德行包括:孝亲、友爱兄弟、为民讼冤、善处夫妇、

保全人骨肉、全人妇媳、善成人婚姻、全人节、存日

孤、救人于灾难、救人于溺、还人金、捐赈施粥、施棺

助葬、周急济困、修塘筑堤修路、养弃婴、惜字、放生、

全活物命、尊师重道等。 [34]因恶报而黜落的恶行包

括:不能孝亲、不从父子兄弟上料理、仅守文字、不善

处夫妇、宿娼、私起淫心、坏人名节、图人之财、坏人

节义、诬人名节、代写离书、好谈人闺闻、忍心溺女、

背师忘恩、不能谦谨、为恶人讼、忌妒害人、诱赌好

赌、受贿、不尊善书等。此种如有鬼神在的普遍信念,

对于维系世道人心有着积极的意义。《科场显报》

分别记录了一个善报例和一个恶报例 , 对人们的行

为取向颇具引导意义。有一例叫“场外举人”:“句

容某生 ,乡试已买卷校名 ,寄寓地藏庵 , 闻有姑因子

出外十多年,不得不让媳另嫁而悲泣,即诡为其子作

家书 , 并寄银十两 , 而该生以无金 , 不得不束装归。

而此年又正好某抚军作监临,布政作监试,戏谓弃时

文已久,不知尚能与诸生角艺否,于是以点名不到卷

发誉 ,以试两主考法眼何如 ,至揭晓日 , 中第二名举

人则句容某生也。后正好上述姑之子归而求禀缉恩

人,抚军明真相,曰:‘如此阳德,获中宜也’,遂让其

中举。”另有一例是:余姚邵某贪贿而假言一妇不贞

而致其死,丁未场会试二场梦中得论表题,即做一好

表藏笔管内却被查出,时监试之一为贵阳李时华,系

举人出身,邵辨曰举人即不中进士也有官做,岂肯怀

挟? 李闻大怒,责三十板,另一进士出身监试叶永盛

欲免题奏 , 李曰“先生是进士官不怕事 , 我是举人

官,胆小不敢不题奏。”具疏上闻,邵被褫革遣戍,抑

郁而死。

在中国古代那些浸润于孔孟之道中的士人当

中,道德人生是高擎于手中的旗帜 :人一生一世 , 不

仅要考虑人的外在状态,更要考虑立身行己的根基。

“书中自有千锺粟,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

玉。”“好男不吃分家饭,好女不穿嫁时裳。”等等都

与科举制度有密切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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